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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距离民进党前党工揭露性骚扰申诉遭主管压下、掀起台湾MeToo运动序幕整整一周，民进党籍立

MeToo巨浪中，范云赢得性骚官司：“性平是台湾未完成的进步运动”

“如果连我这种懂性骚扰法律定义的人去告，都告不赢，那这制度不是有问题吗？”

台湾 深度 台湾Me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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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委员范云控告国民党籍立委陈雪生涉嫌性骚扰案，也迎来最终判决。

这起性骚扰案发生在2020年7月的一场议事攻防战中——陈雪生以肢体（肚子）碰触范云（背），经抗

议，再行言语嘲讽。事发当日，范云于社群网站上揭示过程，而陈雪生在回应媒体时又做羞辱式反击，让

她决意提告。

范云的这场“战役”，从行政申诉到民事求偿，再遭陈雪生反控毁谤的刑事告诉，一路走了三年；台北地方

法院于2021年12月一审判陈雪生赔偿新台币8万元，陈雪生不服上诉，今年6月，上诉被驳回且不得再上

诉，至此陈雪生判赔确定。

过程中，陈雪生再三强调无性骚扰意图，至于言语攻击，是对范云指控感到愤怒，为了捍卫个人清誉，一

时情急才爆粗口。然就范云而言，这是不折不扣的性骚扰，就算行政、民事、刑事三起官司她都胜诉，但

三年来历经的辛苦与承受的攻击羞辱，让她无法笑看结果，尤其陈雪生仍然被国民党提名为2024年立委参

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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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雪生不是推挤！没有推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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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雪生不是推挤！没有推挤！” 


“如果连受害者是国会议员，都可以被国民党用不符法律认定的说词，企图

淡化、护航加害者，说要保护性骚扰受害者的小市民，应该是宇宙级笑话

了。”

虽是2020年的旧案，但此案判决结果出炉于MeToo潮爆发之际，国民党只得连同他案一并受理，并于6月

21日公布该党性骚扰申诉委员会调查结果。

就陈雪生性骚扰一事，国民党表示，此案虽经民事判决定谳，但并不涉及党纪，也未触犯该党提名规定的

“排黑”条款，因此没有“撤销提名”的理由。

换句话说，即使司法认定陈雪生有性骚扰之事实，国民党也不会因此排除他参选的资格。这也与该党对此

案自始至终的认知有关：仅是朝野在议事激烈攻防时的肢体碰触。至于言语骚扰，陈雪生既已坦言不讳，

国民党只能建议：“请立院党团加强沟通性平观念，并请陈雪生委员接受性平课程。”

国民党调查公布后，范云办公室旋即发出声明，指责国民党再次将陈雪生性骚扰一事，扭曲成“议事攻防的

肢体碰撞”，但事实并非如此。

接受端传媒专访时，范云沿著过往民主运动参与经验，强调自己从事过街头运动，也被警察抬过，很清楚

“推挤”是什么，陈雪生的碰触她之时，实属“静态”，“不是推挤，没有推挤！”

“如果连受害者是国会议员，都可以被国民党用不符法律认定的说词，企图淡化、护航加害者，那国民党说

要保护性骚扰受害者的小市民，应该是宇宙级笑话了。”范云办公室的声明措辞强烈，甚至直言国民党“恶

心”，以显愤怒。

判决定谳当日，范云便不断主张陈雪生的候选人资格应该被撤销，否则只要对方倚靠其政治实力当上立

委，就得继续跟性骚扰行为人在国会共事、见面。这让她感到不舒服。

由此可知，虽然范云在司法上得到胜利，但她的感受仍无法被处理——即使她长年为此奋斗。 


在担任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前，范云就投入深化民主与性别平权运动多年，也以学者身份在校教授“性别政

治”等课程；踏进国会殿堂后，在妇女权益与平权法案上，更是著力不少。

身兼研究者 倡议者 立法者于 身的她 对于“性骚扰”自是了解 也具备相当的意识与处理能力 但无



身兼研究者、倡议者、立法者于一身的她，对于“性骚扰”自是了解，也具备相当的意识与处理能力。但无

论如何在社群媒体或大众媒体上，讲述自身经验、重建现场情况，仍会被政敌界定为“政治操作”。每每讲

起，范云总是语带不平。

“我们的文化还不够友善，习惯去质疑受害者，也期待受害人是完美的。如果性骚扰的受害人不够完美，就

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与同理。”范云称自己因这些冷嘲热讽，感受到性别暴力受害者面临的煎熬困境，这种

经验便成为她奋战的动力。

三年前在性骚扰议题上发声、战斗的范云，继续站在今年掀起的MeToo浪潮上，挥刀对抗不友善的法制环

境与舆论。

而她所处的战场，究竟是何样貌？ 


2019年11月30日，国民党连江县立法委员参选人陈雪生在马祖的造势活动上演讲。

“如果这样就算了，我无法对自己交代” 




“我当场指认性骚扰并公开抗议，却得不到一句道歉；如果就这样算了，我

没办法对自己交代，也没办法鼓励年轻女生。”

2020年7月14日早上开议前，范云与同党委员抢占主席台。国民党籍立委也同样趴在主席台上，彼此不

让。

在台湾，在野党国会议员由于席次不比执政党，因此会透过抢占主席台的方式干扰议会进行，让议案无法

进入表决程序。

这一天所排的议案，是监察院院长被提名人陈菊的人事案审查，蓝绿两党皆为议事攻防准备。彼时，范云

站在主席台正中间，左右两边分别是同党立委林宜瑾与国民党团书记长蒋万安，而国民党籍立委陈雪生则

从后方靠近，以肚子碰撞范云的背部。

当时，范云站在距离主席桌两公尺处，且身后有足够宽阔的空间。因此，第一次触撞，范云还没意识发生

什么事，接连感受到几次碰撞后，才察觉异状，转头发现：陈雪生的肚子在碰她的背。

她第一时间愣住，对这个行为感到纳闷：自己背对陈雪生，对方又是正面朝向自己，这时并不处于推挤的

状况中，陈雪生怎么可能无法控制身体？“难道他是‘刁工’（故意）的吗？”

“陈雪生委员，你用肚子压我很恶心，这已经是性骚扰了。”范云立即出声抗议，趋他走开。林宜瑾也附

和，请陈雪生马上离开。

陈雪生虽然走离，却是嘻皮笑脸：“用肚子不会怀孕，不算性骚扰。” 


范云立刻转头对其他国民党立委发声：“国民党性别平等程度太差了，应该要教育自己的委员。” 


站在范云身旁的蒋万安默不吭声，陈雪生则嘻嘻哈哈一说再说。让民进党其他委员们也忍不住出言制止，

要求陈雪生不要再说了。

范云回到办公室后，将这个经验与助理分享，助理们的反应很是激烈，直说太离谱了。她仔细想想，也觉

得当场抗议还被置之不理，实在不能就这样算了，便在脸书分享这件事。

“这是我的小MeToo。”范云在专访中，对这三年前这则贴文，下了这个注脚。 


这则脸书文超过上千转发，第二波的伤害与性骚扰也随之而来；陈雪生批评范云是往自己脸上贴金，“我又



不是饿死鬼”，其他国民党委员也要范云“照照镜子”，暗示她其貌不扬，没有性骚扰的价值。

陈雪生甚至指控范云利用性别作政治舆论操作“很低级”，于是呛声：“我不理她啦，有事叫她去法院告啦，

没意思。”

“我是个妇女运动者、女性主义教学者，也当到立委了。我当场指认性骚扰并公开抗议，却得不到一句道

歉；如果就这样算了，我没办法对自己交代，也没办法鼓励年轻女生。”思虑占满她的脑袋：自己除了抗

议，还能做什么？难道只能继续承受如此羞辱吗？

尽管旁人都说性骚扰案大多告不赢，劝她放弃，但范云仍决定诉诸司法：“如果连我这种懂性骚扰法律定义

的人去告，都告不赢，那这制度不是有问题吗？”

立委范云。摄：陈焯𪸩/端传媒

“性骚扰是性别乘以权力的结果” 




“台湾妇女运动的进程，一直是都是悲剧发生、受害者站出来有关。” 


范云是见证台湾民主化发展、女权意识萌芽的一代。但她于1986年考上台湾大学社会系时，系上既无性别

课程，也无女性教师，学生唯一能接触到女性主义思潮与课程的机会，只有去上外文系的课。

尽管成长在一个相对保守的时代，但因为生在四个女儿的家庭，范云未曾感觉到“性别不平等”；当其他女

同学抱怨生作女儿的处境，她笑说家里都是女人她又是老么，“吃得到鸡腿。”

“我是参与公共事务后，才感觉到女性的包袱。” 


她坦言，如果不是“女性研究社”（女研社）成立，让她的女性意识有被启蒙的机会，恐怕无法长出面对与

处理现实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与歧视的能力。

“当时我参加的社团是大陆社和学生会，在其中看不到性别，也觉得性别议题不重要，比较像是性别盲。”

范云强调，女研社的存在对他们这些大学生很重要，因为这些社员不断提醒大家：性别议题和民主运动一

样重要，民主既然是对每一个人的尊重，就不能忽视女性群体不公平的感受，“对我们来讲说，这是一个集

体学习的过程，是伴随著民主运动一起发展的性别启蒙。”

作为3月学运（野百合学运）的女性指挥官，范云回忆当时的学生运动中，有一群很进步的女生，不断刺激

参与者反思性别问题。

像是1990年中正纪念堂静坐活动中，有位台大医院医师上台短讲，因情绪激动而对著台下上万名参与者，

飙出含有羞辱女性字眼的“三字经”。即使辱骂的对象是国民党，底下女同学立即出声抗议，强势禁止这样

的言语出现。这件事让范云印象深刻，“这代表在学生运动里，还有个不可忽视的女学生运动。”

范云口中的“女学生运动”明显崛起于1990年代。1991年，有女学生在台大校门口遭人以小刀袭臀，引起

校园骚动。台大女研社与改革派社团因此发动反性骚扰游行。

“在当时的社会，性骚扰很少被谈论，这还是一个相对新的概念；在女学生运动中，大家也会讨论什么才叫

性骚扰，什么不是？”

范云解释，这是一个没有性平相关法律的年代，台大学生之所以在校内发动反性骚扰游行，无非是相信性

别平等、相信身体自主权。女生勇敢的出来抗议，就像小红帽对抗大野狼一样，“这可以说是我们学生运动

里的MeToo吧。”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87%8E%E7%99%BE%E5%90%88%E5%AD%B8%E9%81%8B


范云在竞选学生会会长时，便曾遭到他人以性别作为文宣攻击，但她认为，并非是她参与学生政治活动才

有此遭遇，性骚扰对任一女性而言，是无所不在的——像是小学可能遇到暴露狂，男同学拉肩带或是过度

追求不当，乃至于陌生人的攻击，都是女性长期忍受的一部分。出国读书后，她不时听到台湾朋友坦承自

己遭到性侵或性侵未遂的经验，这才知道很多人受害是根本无法说出来，“在台湾，这样的事件一直都在，

是一个系统性的不公平。”

随著民主化发展，公众意识提高，1990年代的台湾女性逐渐愿意说出自己的性骚经历，甚至向学校和职场

提出申诉。但当时的社会，还没有能力处理这样的问题，愤怒汇聚成河，1994年，女大学生与妇运团体齐

聚街头，发动“女人连线反性骚扰”游行。

“台湾妇女运动的进程，一直是都是悲剧发生、受害者站出来有关。”范云表示，直至今日，仍是如此。 


尽管台湾战后就有妇女运动，但多放在婚姻制度、生育权等概念上，性骚扰或性别暴力的法制要求，是到

1990年代才出现。也因为民间的压力，《性别工作平等法》、《性别平等教育法》 及《性骚扰防治法》

终于在跨进21世纪的台湾通过施行。范云说，“性骚扰的问题也才从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跨进一个有法

制依循的性别平等时代。”

正是在这么一个时代开展之际，范云学成归国，除了教书与继续深化民主的工作，也踏入妇女运动，进行

各项妇权与性别平权的倡议与政策推动任务，并见证台湾性别相关法案的完备。

她在妇女新知基金会担任董事时间，台湾在妇权运动上迎来历史新页，累积诸多成果，包含推动妇女参政

权，主张不分区立委的女性比例要达二分之一。而这个改革成绩，不仅是台湾的性别指标升为亚洲第一的

重要关键，范云能踏入国会，也是受惠于此。

“性别暴力跟性骚扰，其实不只是性别问题，而是性别乘以权力关系的结

果。”

2016年成为民意代表的范云，看著婚姻平权法案、  《跟骚法》、数位性暴力四法修法（编按：修改法源

涉及《刑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制条例》）

陆续通过，又因为自己遭到性骚扰，进一步思考性骚扰申诉制度的改善。

为了修法，她与团队针对职场性骚扰进行研究，也邀请建筑、医学领域女性分享职场性骚扰经验与看法，

并在今年春天举办公听会后，MeToo就发生了。

“这是 个全球性的现象 当女性进入以男性为主的领域 就会出现挑战 ”范云以前阵子受美国众议院之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A5%B3%E4%BA%BA%E9%80%A3%E7%B7%9A%E5%8F%8D%E6%80%A7%E9%A8%B7%E6%93%BE%E5%A4%A7%E9%81%8A%E8%A1%8C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当女性进入以男性为主的领域，就会出现挑战。 范云以前阵子受美国众议院之

邀，参与深化民主会议的经验为例：一位墨西哥女议员在会议中提及，她在遭到另一位议员性骚扰且提出

申诉后，却被遭以“言论免责权”为由，不予处理。而范云所分享的性骚扰胜诉案例，对其他国家代表而

言，实属难得的经验。

范云再以其邀集的医学界代表个案为例，指出性骚扰申诉的困难：负责报告的女医师持续在开刀房里听

到、见到性骚扰，却不愿意申诉，“因为他们不相信医院的申诉制度。”

她进一步指出，当团队尝试接触演艺界人士后，竟只得到“没有性骚扰”的回应，“但是，你看这几天影剧界

的这一波⋯⋯。”范云认为，率先揭露性骚扰的这几个领域，并不意味著他们的状况最严重，而是有足够支

撑的能量，让当事人能够出来发声，“其实还有更多⋯⋯。”

“性别暴力跟性骚扰，其实不只是性别问题，而是性别乘以权力关系的结果。”范云解释，性骚扰若发生在

权力不对等之时，当事人在第一时间会难以明确拒绝，也没办法替自己辩护，遑论走申诉管道。

根据台湾劳动部2022年“工作场所就业平等调查”显示，有3.3％的女性受雇者遭到性骚扰，1.3%男性受雇

者有同样遭遇，对女性性骚扰的加害者多为同事与客户，对男性性骚扰的加害者的身分，上司、同事、客

户的比例接近。而遭性骚扰的员工中，有提出申诉者只有两成多，不申诉的理由，近五成是“当开玩笑，不

予理会”，其次则是“担心闲言闲语”、“担心失去工作”或“担心二度伤害”，也有人表示不知道跟谁申诉。

此外，依据劳动部2022年性别平等工作申诉统计，有165件申诉被受理，其中，雇主知道有性骚扰情事却

未处理的申诉案件就有155件，而雇主没有订定性骚扰防治办法机制或没有公告的有26件。

范云表示，过去十几年来，《性别平等教育法》、性骚扰的申诉机制不断修正，让师生不断被教育要有性

平意识，学生也受到很好保护，即使如此，还是有很多校园性骚扰案件没有被好好处理，何况权力跟性别

更不平等的职场？她认为，还存在著大量黑数，而这些黑数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女员工既无法被好好保

护，而她们也不相信法律能够保护她们。

“我们应该回头反思职场的劳动处境。在员工相对弱势的情况下，劳动法规到底能不能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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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是一个未完成的进步运动” 


“台湾这一波MeToo运动，虽呈现出对体制不满，但也代表一种进步的声

音。也显示‘性别平等’是一个未完成的进步运动。”

除此，根据劳动部薪资调查，女性薪资长期低于男性，范云指出，这意味著职场上的男女不平等一直存在

——如果薪水代表一个人的power，那么，女性就是处在底层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欧洲规定董监事决策

机制的性别保障，像这样的制度，不知道台湾哪一天能落实。”

话锋一转，范云提到台湾职场上不论男女主管普遍缺乏性别平等意识，而这正是这代台湾人要继续努力的

方向，“所以我会觉得，台湾这一波MeToo运动，虽呈现出对体制不满，但也代表一种进步的声音。也显

示‘性别平等’是一个未完成的进步运动。”

范云进一步解释，这些人若不是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就不会尝试发声。相较于过去的不敢言说，今天勇敢

发声的受害者们，让范云感觉到时代的进步，因为她们不用担心污名化，也能得到支持，“社会是友善

的。”

“这个世代是在性别平等教育下长大的，当他们面对上一代那些没有性平意识、歧视女性与弱势的管理者或

环境时，愿意发出声音，就代表这个社会过去的努力是有成果的。”范云表示，那么，接下来，就是立法者

与改革者的事情了。



即使台湾在法制上的反应速度很快，文化态度的改变却很难追及，范云指出，“人们永远都是在新的冲突事

件中学习改变。”

像陈雪生对她的性骚扰，就显露了这个问题。范云解释，在那个现场，国民党立委似乎不认为陈雪生性骚

扰，也不懂什么是性骚扰，“理应最有法律素养的立法委员，都没有这种敏感度，就可以想像为什么多数人

的性别平等观念没跟上。”

“我现在已是中年，又当到立委，还要忍受性骚扰，更何况其他年轻女性？”提及眼前正发生的MeToo运

动，范云很能同理，她说，现代人比起以前更有性别意识，年轻世代思想也更为进步，要一个比她20岁时

还进步的年轻女性去忍受这一切，是更辛苦的，“过去相对保守，现在是更为性开放的时代，但如果没有搭

配上性别平等的尊重文化，那么，性别冲突的频率就会更高。”

因陈雪生案而生的各种骚扰，乃至后来接续而来的攻讦，她持正向看待：“上天要我走这条路，应该就是希

望我将这个经验，转化成文化上的努力、修法上的努力。”

范云说，因为朋友的支持，加上自身的个性，她尝试说服自己：这些经验都是为了让她在相关立法工作

上，可以做得更好。

“这波MeToo是一个未完成的进步运动。”范云再次强调，这一个又一个继续发生的“爆破”，其实是让这个

社会改变的能量，人们愿意发声，代表对社会是有期待的，而这些期待很是重要，也是我们必须要珍惜的

“性平时刻”。


